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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钢创作的不同系列和单件的作品各异其态，愈发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这里的这

个人对于作品的形式和材料同样看重，就像他对待作品内容和个人思考的交锋一般；这里

的这个人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李钢说，他的作品就像一棵大树生长出的部分，

如它的衍生物一般，是嫩芽，是花朵，是树叶，是枝杈，有着非比寻常的面貌，但共同指

向着支撑整体的树干，互相隶属。他不断创作着面貌完全不同的新作品，这些作品并非由

于艺术家使用的不同媒介而与先前的作品明显区分开来。这区分如此强烈，以至于让人一

开始无法看到新旧作品之间的任何关联。人们甚至会认为，是不同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些作

品，他们的观念和表达如此相异。而当你开始关注隐藏在作品之后的思考方式时，才能渐

渐看清其内在的联系和主题重点。 

 

        在和艺术家的对话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作品，即使是那些高度抽象的创作，

仍然根植于艺术家对于生活的具体观察，然而这些作品并非旨在可以诠释生活，甚至在艺

术家的切入方式上也毫不显现。李钢在作品中将抽象推向极致，引发我们对西方艺术家提

出的一些观念的回忆。尽管他本人既读过儒家经典，也读过叔本华，但他的探索所依仗的

东西，产生自另一种不同的、与西方文化只是在某些环节一致的思考和观看方式，而且不

仅如此。他在寻找着某种常态的表达形式，这条道路孕育着无可比拟的特质。艺术家有着

这样的经验，那些已经被他人发现的美学处理方法无法将他想表达的东西以他期望的方式

表达出来，因此，他常常通过自己之手发掘美学手段。李钢以这样一种体会作为他的创作

背景：有些事物留下的痕迹和我们对之的回忆会带来某种更为持久的影响。藉此，在系列

作品《流年》（2008-2009）中，他水洗已经完成的绘画作品，把洗去的颜料放在透明的

塑料袋中保存，画布上只留下斑驳的颜料痕迹。通过类似的周折，最终找到了很恰当的表

达方式。 

     

       制造陌生感也是李钢创作的关键词，比如在他谈到曾经用胶带创作的系列作品《它》

（2010）时，这个词经常出现。在该作品中，他用胶带的叠加来描绘普通的石子，以至于

我们忽然之间无法再辨识出它的本来面目。除了陌生感，这里呈现出的也是一种感知的转

换。举例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件熟悉的物品某一放大的部分，或者面对我们认为早就看惯

了的广阔风景的一个细小局部时，就会出现这种感觉。除了视觉上小小的刺激之外，我们

还会惊喜地发现，之前如此熟悉的物体或风景抛给我们一个完全陌生的侧影。李钢在作品

《误差》（2011）中也表达了这种经验。我们看到的绘画并非在常见的四角形画框里，而

是以一个圆形的、好似球体的形式呈现出来。然而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呈现了一大一小

两种球形的对立，我们不禁要问，大球形是小球形的放大版本，抑或小的是大的的缩影？

眼前看到的放大和缩小版本是否来自同一图像，还是并非如此？实际上，眼前的这个看似

好像网球的黑色圆形物体打消了我们对于探求其内容的一切疑问，在这里，重要的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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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某一片段的延迟认同，而只是那种令人不安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把某个不起眼的

小东西宏大化后的结果。   

 

        李钢对于我们所熟悉的事物的变形和转化有着极大的兴趣，这就像他非常看重从未被

使用过的表达形式一样。在此，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他今年创作的作品《镜子》（2011）。

李钢不断地抛光井盖表面的中心部位，直到看到自己的脸庞反射在哑光的井盖表面上。这

个不断重复的抛光动作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找寻自我的过程。西方人会急匆匆地将这件作

品看作是现成物的实践，而实际情况却非如此，李钢本人也没有对马塞尔·杜尚进行过深

入的研究。在这里，艺术家并非要凸显艺术的定义问题，而是让那些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经

常被忽略的边缘事物的意义得到延展。或许，这也呈现了艺术家对于自己作品的一种自我

认同。 

 

        李钢今年用木制展台制作的一件作品也出于这个理念。艺术家并未做任何处理来让展

台看起来更像一件艺术品，这件表面刷成白色的立方体就自立在那里，艺术家把它命名为

《展台》（2011），由此，它成为了一件以自身为目的的本真作品。看到这件作品，人们

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一个普通的展台可以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件艺术品？展台白色表面

上覆盖的红色痕迹有着怎样的涵义？当我们得知，红色的痕迹是艺术家用百元纸币在展台

表面不断摩擦留下的，我们才能领会到，这件作品是以如此敏锐而批判的方式呈现了艺术

与金钱的复杂关系。构思这件作品时，李钢试图找到一种可能性，用其他艺术家迄今没有

采用过的方式，制作一件与金钱有关的作品。他给一个展台配上了用钞票摩擦留下的颜

色，一方面暗示，艺术中展台的作用是将在其上放置和展示的东西解释为艺术品；而另一

方面，钞票的颜色在这里也成为了艺术品的质料；这样一来，交换价值的意义就变成了公

开的问题。金钱具有意义，既是因为艺术家只有有了它才能购买材料，制作艺术品；还因

为艺术品的价格高低决定着艺术品地位的高低。是的，我们会觉得在这件作品上感受到某

种嘲讽的姿态，嘲讽那些变成艺术品的东西其实什么都不是。艺术市场给出的价值评断与

其质量好坏也并无太大关系。一件非艺术作品只要和艺术品达到一样的交换价值，也可以

摇身一变，成为艺术品。 

    

        同样，在 2011 年创作的作品《打-算》（2011）中，他探讨了现代技术和资源的关

系。我们看到三十块大小不同的煤块，上面均匀的钻着数十个小孔。小孔中拧入钉子，艺

术家以此方式刻画了自然被开采的过程。人们会联想到钻井打油或者其它自然资源的开

采，联想到技术对于自然空间的侵略。像一队蚂蚁用留在身后的米粒标识出走过的路线一

样，李钢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煤块布置在展览空间中，营造出一幅充满诗意的画面，任每个

观者以自己各自的方式自由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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